
一条清澈的大江，从东边高高的山岭

上发源，再以陡峭的落差，气势磅礴地穿山

越岭进平丘，一路蜿蜒、滔滔奔来，再缓缓

地从中穿行在一个四面青山环抱、三千亩

农田集中成片的大垅里，永功桥似位数百

岁的老人横跨在这条大江的河流上。

据《攸县交通志·古石桥》记载，永功桥

位于湖南坳乡崇新村永丰桥组（今宁家坪

镇金水村小陂），跨泽江，西北距皇图岭镇 5

千米。整体红石砌成，2 墩，3 孔，直肩，东西

向。桥面平直，卵石漫铺，红石护栏。中有人

力车道，红石横铺，辙痕明显。3 孔等高，孔

跨 8 米。迎水面三角形前突，以缓解水流冲

击。该桥长 35 米，宽 3.5 米，高 5.7 米。1975

年，东孔被洪水冲垮，维修时，因陋就简，未

按原貌修复。同治版《攸县志》载：永功桥，

在北乡，距城百里。嘉庆壬申(1812)丁照万、

实能、学保、竹轩、士贵、时甫、罗奉宜、跃

泉、呈瑞捐建。3 石拱，有碑。屋 5 间。此处原

有古道由皇图岭经湖南坳往攸县东乡各

地，是古代攸县东西向主干道之一。现古道

荒废，古桥也基本弃用，只有附近农人耕作

时偶尔来往。

“水有源，木有根。”据传，当年的建桥

捐主丁照万系当地贫苦农民，以在富人家

打长工、做短工营生。一天夜里，他做了一

个梦：泽江流域突遭洪水袭击，满垅大水，

浊浪冲天。这时，大江东岸忽然来了十八位

年轻学子说要到京应试，被咆哮的泽江挡

住了去路，为首者向其扬言：“谁能在此架

桥，助咱们过河北上，保准他日后功德永

垂，富贵荣华！”话音刚落，春梦顿醒。

第二天，他和同在富人家插春田的同

伴实能、学保等人津津乐道讲述起昨夜之

梦，一位老人在旁听后连说：“好梦，好梦！

梦见滔滔洪水就是预示着财源滚滚；梦见

学子待渡，就是日后会人才辈出！如若真有

人在此架桥，即使是一贫如洗，也会时来运

转！”

饱受人间千辛万苦的农人，谁不盼望

有个翻身出头之日？于是，他们怀着对未来

的美好向往，毅然担起集资捐款捐物捐工

建桥的重任，通过连续两年的不懈努力，终

于架起了这座 3 孔石拱桥，桥名取梦中“功

德永垂”之语而为“永功桥”。

大桥的兴建，给这里带来了繁华一时

的新发展。桥端随之新建了一个简易码头；

桥畔兴建了五间新房，立即迎来了陆路水

路的共同兴旺。在山高路陡、交通闭塞的年

代里，攸县东乡山里人，通过这条终年流水

不断、漫江碧透的美丽大江，将山区的竹

子、木材、茶油、茶叶、山药、生姜、辣椒等各

种农产品，荡起竹排，顺流而下，运送到皇

图岭、湖南坳古墟场，交换商品或变卖现

金。

“一桥架东西，天堑变通途。”随着永功

桥的兴建，南来的攸城人、攸县东乡人和北

来的醴陵人、萍乡人或往返东西两端的高

枧人和坪阳、丫江桥人，在那交通不发达的

岁月里，均喜欢就近选择在这里通行。于

是，这里立即又成为古代攸北东西向、南北

向的“十字路口”和乡际主干道。随着来往

人员的增多，人气日益旺盛，桥畔有了商

埠、住宿和餐饮店、牌桌、棋室，昔日的架桥

穷人，渐渐脱贫致富，有的甚至成了当地的

大财主。

更奇怪的是，当年的梦境果然如实呈

现，美梦成真！清末，小小的小陂屋场，先

后考出 18 名秀才，他们“金榜题名”后，有

的在县乡任职，有的行医，有的教书，算是

实实在在地跳出了农门。新中国成立后，

小陂又出了位远近闻名的大知识分子刘

高明，1950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最高

学府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被分

配到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过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上世纪 70 年代初

期，刘离京回攸，被县委县政府特邀参加

攸县氮肥厂的开办建设，迅速独立完成了

复杂的设计流程，使攸县氮肥厂如期竣工

投产……

初夏时节，我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在村

书记的指引下，来探访这早已荒凉的古桥，

果然名不虚传，眼前立即呈现一幅“三步两

搭桥”的特殊场景，并现场听来一个“九牛

圳”的地方传奇故事。

何谓“三步两搭桥”？开头，我脑袋里还

是一片“雾水”，当我和村书记迈步“永功

桥”头，从桥上下来，仅迈三步脚，便来到了

另一座横跨在名叫“九牛圳”的小水渠的青

石板小桥上了——昔日的繁忙古道，就是

通过它通向前方。在“九牛圳”的上边，还有

一条水道，是近年小陂人硬化的引田灌溉

渠。这样，泽江居东、“九牛圳”居中、灌溉总

渠居西，三水紧紧相随，同向而流，一年四

季，滔滔不绝地流进泽江下游的广阔农田。

那何谓“九牛圳”呢？原来，在那黑暗的

封建社会里，这里的土地早被上游的恶霸

地主强占，他们居高临下，以“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强势锁住泽江流域的“水利命

脉”，来阴谋达到自己豪夺巧取、霸占更多

农田之目的，宁愿让上游泽江之水白白流

入大江，也不让下游人来引水灌溉，发展农

业生产。当处于弱势地位的泽江下游人多

次官司无果时，有一位见识广多、善打官司

的清末秀才，施计利用食盐泡水淋地伪造

现场的办法，才使官司反败为胜。

据说，这秀才和下游乡绅事先暗中联

络了成千上万的人，仅在一夜之间，利用夜

幕的掩护，火速在上游辟土开渠，劳累的人

们当晚吃了九头牛，才开成了这条圳，所以

被后人称为“九牛圳”。圳成后，这万人又立

即进行“盐水淋地”，抢种庄稼，使圳沟新土

立马变成旧土；新栽庄稼，立即生根长叶开

花，掩盖了事实真相。第三天，官府来到实

地查看时，一切如故，习以为常，让这恶霸

的“侵占一说”，不攻自破！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泽

田广阔的土地，早已回到了人民手中。2005

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开启了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新征程，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

哺乡村，政府先后数次在杜囗以下至皇图

岭谭家村的整个泽田土地上，投入了逾亿

的项目资金，进行了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

泽田成了三千亩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的

“攸北粮仓”；金水村千亩青贮玉米特色产

业基地，货销大江南北。

如今，106 国道、湘东铁路、武深高速

及宁排公路，在这里纵横交错；水泥路、柏

油路修到农户家门口，小车驰进平常百姓

家；基本农田园田化、农业生产机械化、水

利灌溉自流化……真是“今非昔比”，换了

人间！昔日的“攸北古道”、“永功名桥”，不

得不让位于时代新潮，成了历史的遗迹，

但它曾经创造的辉煌和灿烂的文化，却永

留在社会前进的不朽历程里，永刻在人们

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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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江是“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成功培

植三系水稻的福地。也是抗日战争最后一

战的策源地。湖南的四大水系之一的沅江

绕城而过，给这座素有“小南京”之称的古

镇平添了几份妩媚。

抗战胜利日，我从贵州黔北返株途中

特去了一趟安江。行走在保存完好的安江

纱厂的工业遗址公园里。40 年前的那幕如

同黑白胶片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放。

1983年，“严打”正处于酣战之中，时年

22岁的我在株洲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刑侦队

工作。由于抓捕的犯罪分子人数较多，预审

股报捕和审查起诉的案件堆积如山，分局领

导决定我和另一同事暂调预审股帮助工作。

我参与办理了一起奸幼案件。案犯是东区内

燃机配件厂的工人，案发时刚满 19岁。他在

社会上玩耍时结识了一位不满 14岁早熟的

幼女并与之发生了关系，后被女方家长告

发。法定与 14 岁以下的幼女发生关系属于

强奸，是触犯《刑法》的行为，从重量刑。

在审查这起案件中，我们发现卷宗里

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孩

全身像，她站在一条道路的尽头，身后有一

排排景象模糊的厂房。这是刑事侦查员在

抓捕嫌犯后，从其住处搜查到的私人物品

中找到的。犯罪嫌疑人交代女孩是远房亲

戚给其介绍的对象，彼此只有一面之缘，他

除了知道女孩的姓氏和在黔阳地区某大型

纱厂工作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当年黔阳地

区范围之内大型纱厂只有叙浦维尼龙厂和

安江纱厂。

公安预审工作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深

挖余罪。这既能防止漏罪，又能有效保护受

害人。我们根据嫌犯提供的有限线索，决定

先去安江纱厂排查，找到照片中的女孩，弄

清事情的原委。

当年从株洲至怀化只有绿皮火车。我

跟同事齐佑甫办理此案，他是恢复高考后

省警校的首届毕业生，长我两岁，经验丰

富。他携带了一把“五四手枪”，7发子弹，挎

在腰间军用皮带上，外套下手枪的皮套子、

皮弹夹鼓鼓囊囊，露出的红穗子很是扎眼，

一看就是便衣警察。

我们是坐夜车到的怀化，到站后已是半

夜。入住车站附近的招待所后，我们草草地

洗漱完上床休息。刚刚进入梦乡就被一阵急

促的敲门声惊醒，一队警务人员和民兵荷枪

实弹吆喝着查房，客房门擂得山响，两位挎

着冲锋枪的民兵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睡眼

惺忪的我们，在手持短枪的民警带领下，一

丝不苟地检查了我们携带的介绍信、持枪

证、工作证件，并验对了同事携带的手枪号

码，详细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相关情况。

我俩也是事后得知，那个时间段碰巧

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件，两个穷凶

极恶的罪犯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携带两把

“五四手枪”，几十发子弹，联手制造了震惊

全国的“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杀死杀伤

18 名无辜群众，其中 9 人死亡。“二王”逃遍

6 省，近 3 万军民出动联合围剿。当时我们

出差在外，对追逃工作全然不知。如此严苛

的查验自在情理之中。

次日清晨，我们从怀化乘船去往安江，

那时的怀化在中方县境内建市不久，属于

黔阳地区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建筑物稀少，

马路上牛车、驴车穿行，空气中弥漫着牛驴

的粪便臭，偶尔大货车经过后便尘土飞扬。

我们到达去安江的轮渡码头，船行 1个多小

时后抵达目的地。当时的安江是黔阳地委

所在地，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江中

商船、渔舟竞发，水陆交通便利，商铺林立、

买卖兴盛，与彼时的怀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安江纱厂系原国民政府湖南省第一纺

织印染厂，“文夕大火”后由长沙搬迁至安

江，经过 3 年多建设后，于抗战胜利那年开

工生产。至上世纪 80年代，纺织业压绽已过

了鼎盛期，但该厂仍有 2 千多名员工，百分

之八十以上是纺织女工，可以说是美女如

云。接待我们的保卫科工作人员也是一位

干练的女同志，齐耳的短发，讲话言简意

赅，走路风风火火，她帮我们找人辨认到了

照片中的女孩，经询问，与嫌犯交代的情况

基本一致。

办差完毕，厂方安排我们在食堂吃饭。

就餐间隙，陪同我们的保卫干事讲起安江纱

厂抗战中那段辉煌的历史。抗日战争期间，

纱厂职工为抗战前线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

贡献。战场上伤员包扎伤口的纱布、军人的

被服品很多都是这里生产的，原厂长楼曾被

改成弹药库，工厂及袁隆平院士工作过的安

江农校在著名的雪峰山战役中被设立为后

方医院，厂区内现存的前卫门碉堡楼墙上的

射击孔依旧醒目，枪眼依稀可辨……

40 年后，当我游走在这片空旷的厂区

时，工厂早已不复存在。老建筑群依旧保持

着当年的模样，有的裂痕已爬上了旧木门

窗，门窗的油漆已不再鲜亮，屋檐下有的地

方已织上了蛛网。

我在厂保卫科原址的瓦房前留影，想

象着在时空交错中邂逅过的那些水灵灵的

纱厂女工。她们手里转动着纱锭，将锦缎般

的云彩一层层地织在布机上。

从纱厂的后卫门走出来不远，便来到

了江边，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忙水运现象早

已荡然无存，黔阳地委和招待所旧址还在，

但江水依然清澈，对岸青山连绵起伏，高高

耸立的水塔、烟囱依旧，仿佛在人们诉说着

昨天的故事。

安江旧事
刘云波

旧事

永功桥头话沧桑
李放鸣

业已弃用的永功桥

记事本

先 生
潘玉毅

“老师”一词现在已经泛滥，记者、作家、广告

商，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被叫做老师，倒真是应了韩

愈的那句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

已。”但我以为，在大多数时候，只有那些在课堂上

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老师。

人这一生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十几年书

读下来，会遇到很多的老师，但能当得起“先生”二

字的却不多。它是对老师的尊称，无形中自带分量。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被叫做先生，就像不是所有的

碳元素都能叫做钻石一样。说得通俗一点，所谓“先

生”，多半是指那些出生比自己早、资格比自己老、

学问比自己好的人，含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在我初入校园的时候，就曾遇着一位先生，人

好，字好，学问好，堪称“德高望重”。我小学是在农

村读的，你在我们村遇见任何一个人，只要同他说

起“长先老师”，没有不知道的。对于这个人口不满

一千五的小村庄而言，他无疑是博学的象征，放眼

村头村尾，没有人的学问比他更好，故而也只有他

当得起“先生”二字。小孩子不好直呼老师的名讳，

减了一个字，叫他“先老师”，无意间竟与“贤老师”

同音。当然，他也确实当得起“贤师”的称号。

先老师身材魁伟，面上自带二两白酒，用《三国

演义》里的话形容，当是“面如重枣”——脸上的肤

色如熟透了的红枣，可知其红光满面的程度。先老

师长相威武，却是个极和气、极风趣的人。不管对

谁，他讲话做事从来不摆架子，只要不是在课堂里，

孩子们也尽可以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因为学问深

厚，他讲课鲜少翻阅课本，各种知识，信手挥洒，各

种典故，张口即来。除了语文课，他也教我们画画、

书法和体育。

不过，我们更爱听他讲故事，讲书中的故事，也

讲书本外的故事。农村的孩子视野窄，课外读物也

少，学校图书室的馆藏几乎可以用“可怜相”形容。

而先老师的肚子里装着许多的东西，是我们平时接

触不到的，所以即使再淘气的孩子听他上课时也是

端端正正地坐着。后来与先老师熟了些，我们常去

他家中玩，也因此在他家的阁楼上翻出了“海量”

（于彼时的我们而言）的库存。先老师甚是大度，任

我们自取阅读，于是，小小的阁楼成了我们那时最

向往的乐园。先老师家的院子里有凤仙花、牵牛花、

无花果，有时他还会去山里挖几株兰花草，让我们

对美有了最初的鉴赏能力。

我之爱文字，大抵也是深受他的影响。初学作

文，第一件事就是“看图写字”，内容无非是踢了别

人家的玻璃主动认错、捡到了钱包主动交还之类

的，但先老师告诉我们读书习文应该真实一点。他

说，你们每个人都去捡钱包，马路上的钱包也不够

你们捡的，所以我从来不在作文里杜撰扶老奶奶过

马路、红领巾在风中飘这样的故事。

某年暑假，我忽然迷上了写东西，在六十天时

间里写了四十多篇稿子，诗歌散文小说兼而有之。

其实，说是稿子，确切地说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但

先老师说我写得很好，还在课堂里表扬了我。粗鄙

文字有人欣赏，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因

为这一声好，我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尝试——从田间

插秧写到云中打斗，年少无知，什么都敢尝试。现在

回想起来，当时写的文字真是粗糙不堪。

在先老师的鼓励下，临毕业前，我用文言文写

了一篇短文，参加了镇里举办的一个征文比赛，拿

了一个小奖，那也是我拿到的“三好学生”以外的第

一个奖。

小学毕业那天，月季花开得正艳，分别在即，同

学们忙着合影留念，唯独忘了跟老师合照一张。毕业

多年以后，我偶尔去村里的诊所配药，打从老师家门

口经过，想要进去，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能静静地

看两眼，然后走过，就像学生仰望老师，后生仰望先

生，心中的敬意不因时光流逝而变浅一分一毫。

◀厂 区 前 卫 门 碉 堡

楼墙上的射击孔依旧醒

目，枪眼依稀可辨，似乎

提醒着我们勿忘当年的

烽火岁月。

▶作者在安江纱厂保卫科

原址的瓦房前留影

安江纱厂里的

老建筑群依旧保持

着当年的模样，只

是破败不少。


